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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辛茹苦 耗费了三十多年的心力

1957 年初，《历代舆地图》编纂工作转移到上海。季龙师每

天上下午都来工作室编图，成了常规，这在全校文科著名教授中

是独一无二的。1958 年“大跃进”开始，他和全体同志一样，除每

天上班外，还加夜班，一天三班，不论寒冬和酷暑，坚持不易。

他审阅十几个人的初稿，毫无怨言。他识拔人才，遇有编图

成绩突出者，每每称道不止，遇有具有一定见解的论文，更总是

予以帮助。季龙师对我们的论文从不降格俯就，凡编图有差错或

论文疏误者，不论何人，都直言不讳当面批评，为之驳正纰缪。

“文革”中，他被宣布为“一批二用”，主编之职被剥夺，做

初编工作。他十分认真地编制初稿，撰写校记，尽力帮助解决

我们的各种难题，修改我们的大批考释。

1981 年初，季龙师重新履行主编职责，修订的原则、办法及

具体方案，都是他亲自制定，图集的前言和后记，都是他亲自撰

写。有时为了按时交稿，工作到深夜甚至拂晨，祁寒威暑不辍。

严格按历史事实、按科学编图

图集采用的底图、设计方案、具体处理办法等，季龙师无

不躬亲，力求按科学性、按历史真实编图。

起初计划只是将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

绘，设想采用的今底图就依杨图底图的胡林翼《大清一统舆

图》，只将图中清代的政区地名，改成五十年代的政区建制。季

龙师认为，《大清一统舆图》刊印于清同治初年，主要根据康

熙、乾隆时期测绘的两内府舆图编制而成，与根据现代测绘技

术所制成的今图相比，存在很大误差。因而坚决主张采用精确度高的今图作

为底图，经过杨图委员会多次商讨争论，由于季龙师的坚持，同意改用今图作

底图，事实证明季龙师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

原计划重编改绘杨图，范围一仍杨图之旧，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领域，不

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季龙师认为，各少数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建立的

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新中国的历史学者要正确反映这样一个多民族国

家的历代疆域、政区变化。经过数次反复讨论，季龙师的正确论说被采纳，

1981 年修订后的图集，完整地显示了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季龙师认为，无论总图或分幅图，应选取中原王朝和边区政权的疆域政

区都比较稳定、明确的标准年代。为贯彻这一学说，他不遗余力，力求使图集

达到科学、准确。在每一图组开编之前，他都要花费很大精力，认真反复考虑

图组的总体设计，拟订编例草案，召集全体编稿人员会议，讲解这一历史时期

中原王朝和边区政权的疆域变迁，各级政区建制沿革，选用某年为标准年代

的依据和理由，以及标准年代前已废和后置政区的处理办法，经过全体编稿

人员认真充分的讨论，图组编例定稿后，要求编稿人员共同严格遵守。

图集内部本的定稿正值“文革”，受到“左”的严重影响，存在完全违背历

史事实的内容。尤其突出的是，内部本自三国以来历朝都把台湾、澎湖作为中

原王朝的领土处理。季龙师根据历史记载，认为宋以前台湾、澎湖不属于中原

王朝版图，南宋、元、明仅将澎湖收入了版图，但并未管辖台湾，直到清康熙二

十二年（1683）平定郑氏政权，台湾才成为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他反复说

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正确的，是因为台湾的土著民族———

高山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但不能曲解为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季龙师当时处于“一批二用”的处境，不

顾自己安危，多次阐述这个科学真理，而屡被推翻，直到图集修订时，才坚持

予以改正，按照历史真实编绘。

制图工作者认为图面载负量太大，建议删去底图的今地名，或删去不重

要的古地名。季龙师坚持反对，认为：（1）古今对照，阅读查对，一目了然。（2）

图集上的古地名是由编例规定的，不能随意增删。他建议古地名密集的地区，

应作扩大图，使图面清晰，而不应删去今地名或古地名。经过多次争议，最后

采纳了季龙师的正确意见，在首都近郊作扩大图。

季龙师一生的科学研究工
作, 就是为了“求实”、求真, 这
是季龙师一生的追求, 是他坚
持不渝的信条。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史为乐

谭公一生写的论文很多，
但没有出版一种书，八十年代
初才将解放前后几十年中所写
论文结集出版，取名《长水集》，
分上下两册。

———上海红学界元老 邓
云乡

谭其骧先生作为举世知名
的学者, 诚以待人, 帮助后进,
胸怀若谷, 豁达海量, 这是谭
其骧先生的最可贵之处。“学问
由大家来做”, 他希望每个后
学者都能有所成就, 有所贡
献。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
员 景爱

谭先生没有架子, 对待学
生像对待朋友一样。

———陈清泉

今年 2 月 25 日是已故中国科

学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和历史学

家谭其骧教授一百周年诞辰。

谭其骧，字季龙，祖籍浙江嘉

兴，1911 年 2 月 25 日出生于沈阳。

他 21 岁就登上大学讲台，毕生从事

教学和科研，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

的主要创立者和奠基人，先后在燕

京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校

执教，1950 年后一直在复旦大学工

作，历任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

理研究所所长，1980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第三、四、五届全国人

大代表，1992 年 8 月 28 日因病在

上海逝世。

1955 年，毛泽东主席接受历史

学家吴晗的建议，要求重编改绘杨

守敬《历代舆地图》，谭其骧受命主

编，先后有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参

与。谭其骧奉献了三十多年的心血，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

重，改革开放后已主持修订，终于在

1988 年出齐。这部空前巨著共 8 册、

20 个图组、304 幅地图，收录了清代

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

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

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

关隘、海洋、岛屿等约 7 万余地名。

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

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

活动区域。《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

为主要依据，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

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

果，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

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

高度评价，被公认为同类地图集中

最优秀的一种，是新中国最重大的

综合性研究成果之一。

在《图集》的编绘过程中，经过

反复研究，谭其骧确定了历史上中

国的范围，使它充分反映了各民族

共同创造历史，为今天的中国和中

华民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事实，既

显示了汉族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

用，也肯定了少数民族对边疆的扩

展和巩固的重要功绩；揭示了统一

逐步扩大、巩固，开发逐步深入、稳

定的基本趋向。在处理历史上的民

族关系、中外关系和疆域边界等问

题上，他始终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

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图集》所确定的关

于历史中国、中原王朝、边疆政权、

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

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

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

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

从 1982 年至逝世，他又主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

集》的编绘，这将是一部包括历史

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十多个专题图组

上千幅地图的国家地图集，将在近

年出版。

谭其骧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文

献研究方法，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和

研究手段，开辟了历史地理研究的

新途径，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

和实际课题。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

谭其骧的研究重点转入黄河变迁

史、上海成陆和发展史以及长江、海

河等水系有形成和变化等方面。这

些成果不仅对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和

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为

相关时期和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

可靠的地理背景。例如，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谭其骧就指出，古代黄河下

游能否安流，中游的土地利用方式

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只能改变黄河

中游片面的农业开发方式，因地制

宜，做好水土保持，才能减轻或消除

黄河下游的水患。这已为黄河综合

治理的经验和教训所证明，并已成

为国家的基本方针。

谭其骧于 1959 年创建的中国

历史地理研究室，于 1982 年由教育

部设立为研究所，首批被评为国家

重点学科，首批设立教育部全国重

点研究基地和国家社会科学创新平

台，谭其骧培养了我国首批 2 位文

科博士，该所已获得 5 篇“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论文”。在《中国历史地图

集》基础上创新研制的“中国历史地

理信息系统”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

在国庆六十周年成就展览会上受到

中央领导的赞扬。

谭其骧先生小传

“你们应该超过我”
———先师谭其骧教授对我们的教导

1978 年 10 月我们研究生入学

时，先师谭其骧先生还住在医院，他

坚持要给我们讲课，第一堂课就是

在华东医院的大厅中讲的。从第三

次起，才借了一间医院附近的房屋

作为课堂。除了上课，他还要接待我

们的单独问学，审阅、修改我们的习

作。当我写了一篇关于清初地图测

绘的文章送到医院时，他正接受头

针治疗。见他的头上插着好几根银

针，我放下稿子就告辞了，他却留住

我，仔细地问了有关情况。我不忍看

他这样多说话，再次告辞，他又挽

留，说：“你别看我头上扎着针，其实

没有什么不舒服，反正又不能做其

他事，正好跟你谈谈。”

先师非常欢迎学生提出问题，

或与他谈自己的见解，往往一谈就

是一二个小时。不管工作多忙，只要

有学生来，他总乐意接待。他常说：

“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你们得靠自

己学。”这固然是他的自谦，但的确

表明了他的观念：对研究生主要是

培养能力和见解，而不是一般性的

传授知识。他对学生的论文看得很

仔细，有几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在

完成前都有过重大修改，就是出于

他的指导，答辩和发表后证明，他的

意见是极其重要的。每年还有不少

其他导师或其他学校送来的学位论

文，他也都如此认真，一篇博士论文

都要看一二个星期，他宁可只看其

中的一部分，并且在提意见时加以

说明，也不愿意草草了事。

他最关心的是学生如何超过自

己，所以每次听到不同的意见，或对

他的论著提出批评，总是加以鼓励。

张伟然当谭其骧学生不久，曾与他

谈到自己对洞庭湖演变过程的一些

看法与张修桂教授发表的论文有所

不同。事后张伟然得知这篇论文就

是谭先生的观点时，颇有些紧张。我

告诉他，只要言之有理，就是直接反

对他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

与他在学术问题上的争论是常有

的。先师常说：“在历史地理方面，我

当然应该超过钱大昕、王国维，你们

更应该超过我，要不，学术怎么能进

步？”

先师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

迁徙》一文一直被视为该领域的经

典。1990 年，我在撰写《简明中国移

民史》时发现，采用侨州郡县户口数

统计到的是永嘉之乱后 150 年的数

字，是南迁移民经过数代繁衍后的

人口数，并不能代表始迁移民（或

第一代移民）的数量，因而不能用这

个数字来计算它占西晋北方人口总

数的比例。我提出后，他完全接受

了我的意见，执意在他的最后一篇

论文《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

例》中作了详细说明，指出：“半个

世纪以来，这篇文章经常为有关学

术界所引用，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

还 没 有 别 人 做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之

故。”“所以若欲将这个时代的人口

移动作出较完备的论述，显然还有

待于今后有志于此者的成十倍的努

力。”

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工作信是

在发病前 5 天写给博士生靳润成

的，第一天晚上写到凌晨 3 点 3 刻，

第二天下午才写完。信中他写道：

“拙撰《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系三

十多岁时所作，此后即未尝再事钻

研，恐内容不免有差错疏漏，决不

可奉为准绳。你在使用核对过程

中，如发现问题，请随时予以指出

见告。”

谭其骧先生（中）与葛剑雄（右）、周振鹤

■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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